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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唐人艺术中心将于 12月 18日（周六）下午 4点，在北京第一空间推出日本艺术家江
上越（Etsu Egami）的个展“一个误解的时刻，所有的面具都掉下来了”。展览由建畠晢
（Tatehata Akira）担任策展人，由杰罗姆·桑斯（Jérôme Sans）为展览撰文，展出江上越
2021年最新创作的“彩虹”系列绘画。

“我珍惜擦肩而过的面容，尽管其中更多的是误解和错位，但毕竟是感悟人生交流信息的契
机和开端。”

——江上越，2021

作为日本战后崛起的第三代当代艺术家中最引人注目的艺术家之一，江上越的创作实践探讨
了交流中的障碍，她通过从声音到音频录音、影像和绘画等多样化的媒介形式，将肖像艺术
引向一个全新的维度。江上越 1994年出生于日本千叶，在美国度过了她的少年时代，后来
进入中国中央美术学院（CAFA）和德国卡尔斯鲁厄国立设计学院（HfG）学习。作为一个
永久的外国人的成长经历，使她能够跨越几种语言和文化展开她的艺术实践。在这些短暂的
经历中，她意识到“语言是只能被感知、却不能被解释的”，而“人与人的交流，不是为了更
接近彼此，却是为了度量他们之间的距离。”这个关键性的“距离”，成为了她深入探究人类
处境之本质的路径。在这些她的母语不被言说、不被理解的地方，江上越遇到了无法沟通的
问题，但她亦发现了其中无限的可能性。她的人类学调研最终形成了画廊内一系列以个人肖
像为线索的作品，她邀请观众去感受相同的困惑。事实上，江上越正是将分享个人经验作为
她绘画行为的先决条件。

江上越的毕业作品《这不是误听游戏》（2016）是一件持续进行中的作品，它让我们清晰
地看到在当下盛行的对肖像的迷恋，这种迷恋在社会活动中扮演着日趋重要的角色，以至于
在这个自拍和社交网络的时代，它已经成为隐藏个人真实身份的面具。江上越的作品诉说着



艺术家所从属的“加密一代”（cryptogeneration）被其对自身形象的自恋情结所搅扰。千禧
一代经历了从前互联网时代到后互联网时代的过渡。在虚拟和现实之间，生活在地球两边的
人们都出现了社会疏远和不确定性的感觉。他们的生活成为一个永久记录的对象。在江上越
的作品中，这个逻辑同时包含了连续性和断裂性，它将交流过程本身及其与其他人的关系，
作为所有社会交流的基础进行可视化呈现。在最近疫情发生后，江上越也开始关注因社交隔
离而凸显出来的人类交流之多样性，是如何使我们的交流方式变得更加复杂的。通过一系列
的肖像画实践，江上越试图反映出人类的多元化，以及我们如何在社会、政治和文化的断裂
中求取共存。

江上越的创作聚焦于脸庞，并着力于处理一个波动的、不稳定的、无限变化着的状态，以之
作为一个完整个体的替代。通过对脸庞产生兴趣，我们得以窥见个体如何表现自我，以及伴
随个体的自我概念和世界观之演变而形成的范式。由于社会首先是由它对自身的观念所定
义，因此脸庞就成为了投射和反映一个时代之时代精神的一种非常有力的媒介。脸庞揭开了
一个人不完整的、暂时的面纱。它不是为了某个个体而存在，而是为了许多个他者。每一张
脸庞都有着无声的语言，但脸庞也是身体上最有活力、最敏感的部位，无论你是否愿意，我
们都会以它示人。

江上越的创作游艺在抽象和具象之间，并且打破了虚幻性（写实主义）。她瞬息万变的、充
满活力的笔触在水平线条和丰富的色彩带中组合起来。基于不同的观察视角和观众所站的位
置，这些绘画呈现出不确定的主题。我们必须让眼睛在绘画中徘徊、适应和创造自身的路径，
以便重新组合出人的形象。江上越处理着图像的外在表现形式，她在模糊的肖像画中制造一
个“故障”，一片视觉的白噪音。它们就像计算机生成的图像一样，受到了像素变质的影响，
亦如语言性的理解一般被加密。通过对图像的模糊处理，江上越召唤出渗透在自然世界中的
数字数据，同时也证实了在支配着社会生活的虚拟和现实之间不断增多的孔隙。在一个图像
饱和、因人工智能和社交网络的普及而不断产生新图像的世界中，数字工具即是视觉的延展。
每个时代都根据其所掌握的技术和意识形态塑造着身体、心理过程和集体个性。在我们当下
的时代，脸庞已经进入一个不断变动、流通和重复的经济链条中。它成为一种自我认同的象
征和个性解放的源头，但同时也自愿服从于各种社会规则。如果说每幅肖像都是完全孤立的
——在其自己身的宇宙中存在，并且没有任何融合或接近他物的意愿——那么，将它们连接
起来、并从一块画布到另一块画布上不断循环再现的彩虹色，就是对人类多样化的认可。从
灰色地带到象征希望的彩虹色，江上越的肖像画为人类的交流和共存铺展开一条既具有普遍
意义又多样化的道路。

然而， 江上越的油画肖像实践的最精彩之处在于，她的过程和美学是不能被简化为绘画媒
介本身的。她表达了想要回到古代绘画起源的意愿，以更进一步参透人类的本质，只是对她
而言，肖像画无疑是声音、语言和人类表达的物质化呈现。为了实现一幅肖像，她通过一个
有条不紊的过程，进入听觉和视觉的交汇处。江上越让她的模特聆听外语，并画出他们试图
破译时的面部特征。她的《这不是误听游戏》引发积极的聆听，但却带来一种故意而为之的
误解。她探索不同感官如何通过认知过程而进行连接、合作甚至是交流。她揭示个体遭遇到
误解的时刻——当所有的面具脱下来，一种直觉的、亲密的表达便重新浮现出来。这里不再
有面具，只有人的真相被表达出来。

语言先于我们存在。我们完全浸泡在语言中，并将它整合到一个社会过程中。江上越的创作
就是在处理这道裂缝。她揭示了语言如何充当感官世界、个人认知的世界、个人性格、记忆



和文化之间的过渡，以及艺术体验如何成为一种语言本身。她指出了缺少参照物和对话可能
性的断裂。每个个体都基于预期投射出一种理解的视野。人类的大脑亦依赖于相同的区域来
理解现实、用母语言说和交流。但当一个人被引导学习一种外语时，大脑运作的区域就不同
了。而建立神经元之间的相互关联和连接也是如此。这意味着个体必须改变他的整个认知系
统。这就是为什么对江上越来说，误解是交流的组成部分之一。在她的跨文化背景下，误解
是无所不在的。

事实上，语言的多样性是不稳定的。在巴比塔的故事中，这种多样性已经被认为是阻碍人类
语言统一、使人与人之间能够自由交流的障碍。在我们冲向未知、冲向对我们来说是“他物”
的东西时，一道裂缝—— 一种难以言喻的距离，横亘在我们面前。当心智活跃时，它试图
摸索和包含现实，试图破译和进入理解的世界，但每种语言都是其自身的世界。绘画就是一
种语言，它不是一个显而易见的翻译和交流的对象，而是一个有关解读和接收的问题。就像
语言一样，它具有一种交流的逻辑和多重含义。在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看来，
艺术作品有着无限的意义，他承认在他的解释理论中存在误解。在所有附着于这位哲学家名
字之上的新名词中，“延异”是其中最著名的一个。对德里达——作为江上越经常提到的对象
——而言，延异是不可想像的和无限的。它的痕迹被掩藏、被抹去和被遗忘，我们只能通过
它被抹去后留下的痕迹或者它生成的一连串其他词语来谈论它。它从未被铭写在任何语言
中。没有一个词可以将它概括。那么对德里达而言，言说就“绕行”于被铭写在语言中的东西，
以及没有被铭写在语言中的东西：延异。这意味着闯入自我封闭的语言，去欢迎一位不可理
解的“客人”，而他迟早要以其他方式说话。江上越让我们意识到，真正的交流是把自己暴露
在一个完全不同的人面前，并且不怯于由此而来的改变。为此，人们需要不断地处理不适感
和异质性，即对他人做到完全开放……江上越的肖像画处理了对于世界和我们自身的特殊体
察，这并非是被简单给予的，而是需要不断地重新占据。语言将我们抛出自身，抛向现实世
界，抛给他人。它将我们放置在一种迷失方向的处境和与语言的对峙中陷入口舌之战，我们
必须同意输掉这场口舌之战，以便找到更好的方向。从互动到共存，从灰色地带到彩虹照耀，
从突变到进化，从数字到模拟——江上越将语言的模糊性、人与人之间不可跨越的距离描绘

出来。
——杰罗姆·桑斯（Jérôme Sans），2021前法国巴黎东京宫艺术中心馆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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